
姚瑶的经历让人感慨 也许以平常标准来判

断 她的婚姻并没什么大问题 田征既没出轨

也没其他不良事迹 他有的不过是性格上的一点

缺陷 对事业 生活没有太大的追求 得过且

过 不思进取 但 正是这看似不算缺点的缺

点 对一段婚姻来说 确实是致命的 尤其是像

姚瑶这样风风火火的女子 她要的是生命的激

情 生活的热烈 她需要的是一个可以给她这种

感觉 能让她体验幸福的伴侣

而田征 却始终没有带给她这种感觉 虽然

他老老实实 不出格 不越轨 但是却无法和妻

子在一个层面上共同追求 共同进步 婚姻的保

鲜 是需要激情和热度的 老是像温吞水一样

无趣 平淡 确实很难维持另一方对你的温度

田征和姚瑶的感情落差 其实在很多夫妻中

都存在 只是 很多时候作为另一方无法把这种

痛苦说出口 通常定义的 老好人 有时候在婚

姻中其实恰恰是另一方嫌弃 厌恶的对象 因为

婚姻有时候确实需要浪漫和激情

手记

婚姻需要浪漫和激情

贰柒 制图

他对生活没有一点拼劲
买房的事情也是如此

那时候 眼看着身边的人都

在改善住房 我也动了心思

我们住的还是结婚时 田征

家给我们的一套上世纪 年

代的老公房 说是两室一厅

其实只有 多平方米 眼看

着女儿越来越大了 我想给

她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 我

和田征说了 他却有些犹豫

按他的说法 老房子住惯了

挺好的 我游说了他许久

还带他去看了几个朋友的新

居 他才总算有点心动了

但在买房的目标上 我

们又产生了分歧 我看中一

套新房 多平方米 宽

敞明亮 房型也很好 可是

他却偏偏要买二手房 我明

白他打的什么主意 二手房

价格便宜 把我们原来的房

子卖了 再加上这些年的积

蓄也就差不多了 可是买新

房的话 我们的钱一定不

够 就必须贷款 那样压力

就要大很多 他不愿意承受

压力

为了这件事 我们争执

了很久 我没想到 平时不

言不语的田征 在这件事情

上却超出想象的执拗 一向

没脾气的他 甚至和我发了

火 最后更是态度强硬地放

话 如果我坚持买新房 那

房子就不买了 看他真的生

了气 我只能乖乖屈服

虽然我很看不惯田征的

做法 但我们毕竟是夫妻

我不想家里整天争争吵吵

搞得鸡犬不宁 因为我的妥

协 我们最后搬进了一幢房

龄 多年的老式高层大楼

虽然有电梯 但是小区环境

却基本谈不上 周围连绿化

都少得可怜 女儿也不喜欢

田征却表现得很满意 他说

不管怎么样 多平方米也

比原来改善了不少 他说他

打算就在这里过一辈子 再

也不要折腾了

看着田征心满意足的样

子 我的心里说不出的可气

我搞不懂 一个四十多岁的

男人 怎么就这么容易满足

对生活没有一点憧憬和拼劲

在女儿留学的事情上

我们再次闹起了矛盾 那年

女儿高中毕业 考进一所不

算理想的大学 我仔细分析

了一下 觉得为了女儿的前

途着想 送女儿出国留学是

最好的办法

谁知 听我这样一说

田征马上就翻脸了 他的理

由无非又是那几条 女孩子

嘛 用不着那么要强 将来

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行

毕竟将来是要嫁人的 读书

读得再好 又能怎么样呢

当真做了女强人 恐怕将来

嫁都嫁不出去

其实 我心里明白 田

征最头疼的还是女儿的学费

问题 那笔数目不算小 这

一次 我没有听他的 而是

顶着重重压力 拿出家里所

有积蓄 又向亲朋好友借了

一些 把女儿送出了国 为

了这事 田征和我吵过 闹

过 但最终也只能无可奈何

情感档案 年 月 日 星期三

口述 姚瑶 记录 林可依

姚瑶是个泼辣能干的女汉子 但丈夫田征和她截然相

反 不思进取 安于现状 姚瑶的拼搏让她在事业上越来越

成功 对生活也颇有想法 但是田征却一直在原地踏步 温

吞水似的性格让姚瑶感受不到一点生活的激情 随着年龄的

增长 姚瑶越发意识到田征永远不可能改变了 她无奈 难

道自己的未来就要在无望的婚姻中继续下去吗

我和田征是相亲认识的 那

时我高中毕业不久 没有参加高

考 直接到街道办事处工作了

学校老师对我的评价是 学习成

绩不怎么样 但是泼辣能干 同

学也都喜欢我 不但女生把我当

知心大姐姐 有什么事情都找我

倾诉 让我帮忙 就连男生也和

我称兄道弟 打成一片 反正我

就是大家常说的 假小子 放

到现在 就叫 女汉子

我到街道办事处时间不长

就很快成了同事们的开心果 工

作布置给我 我总是干脆利落 不

打折扣地顺利完成 大家都喜欢

我 说谁娶到我这样能干的老婆

那真是有福了 田征就是办事处

的一个大姐给我介绍认识的

和我风风火火 外向爽朗的

性格截然相反 田征含蓄内敛

话不多 他在一家国有企业做工

程师 学理科出身的他 内向地

甚至有点木讷 除了谈起自己的

专业来头头是道 其他时候都很

少说话 但人就是这样奇怪 可

能真应了 性格互补 那句话

沉默寡言的田征在我眼里别有一

番味道 我觉得他成熟稳重 可

以信赖 我居然对他情有独钟

就这样 我们两个谈起了恋

爱 即使热恋中的田征 也不像

一般毛头小伙子那样热情冲动

反而是我在这段感情里显得更加

主动 上哪儿去玩 到哪里吃

饭 全都是我说了算 我还时不

时地创造一点惊喜 给我们的恋

爱添加一点激情和浪漫 而田征

就乖乖地接受我给他创造的这一

切 既不排斥也没表现出特别的

激动 恋爱中的女人智商几乎

为零 这话一点不错 当时我

竟没觉察到他的不正常 反而觉

得他和别人不一样 还有一种奇

货可居的得意

后来 我们顺理成章地结婚

了 婚后 又有了女儿

生活一旦进入柴米油盐 就

呈现出它残酷的本质来 直到这

时 我才发现一个雷厉风行 有

能力有担当的男人对婚姻和家庭

来说是多么重要 然而 田征继

续保持着他一贯的温吞水式处事

风格 对什么都是一副漫不经

心 不急不躁的模样

我每天除了上班 还要回家

做家务 带孩子 恨不得长出四

只手来 我永远忘不了自己背着

哇哇大哭的女儿 一边站在灶台

前拣菜一边构思单位里明天大会

上发言稿的情形 而我忙得满头

大汗 田征也不知道伸一伸手帮

我搭一把 一定要我明确地指

示 盛饭 端菜 洗碗

他才老大不情愿地慢腾腾站起身

来 我觉得他真的就像算盘珠

子 拨一拨 动一动

我曾觉得我们性格互补

在失望中继续维持婚姻
女儿留学归来后 曾经

和我很认真地谈过一次心

她说自己知道当初把她送出

去很不容易 自己感谢我对

她的付出 同时也说留学让

她学到了很多东西 尤其是

心胸的开阔和视野的提高

虽然女儿没有明说 但我心

里明白 她的话还是有所指

的 她其实也受不了田征那

种落伍的观念和生活态度

小时候 她和田征还挺亲的

可是长大后 尤其是从国外

回来之后 她和田征的沟通

交流就越来越少 有什么事

她更乐意和我说 而田征根

本没有感觉到女儿的变化

或许他只是单纯地认为女孩

子大了 和父亲之间的交流

自然而然地不再那么亲密无

间

我有时候真替田征可悲

按理 他应该是我们这两个

女人爱慕 亲昵的对象 但

是现在 我和女儿都不愿意

和他多说话 在我们的眼里

他就像一个另类 一个和世

界和社会脱节的老古董 什

么新鲜的事物都不懂 先进

的理念他更是无法接受 和

他在一起 真的是无话可说

去年 田征的单位因为

整体搬迁 迁移到了昆山

根据田征的年龄 他有两种

选择 一种是提早退休 一

种是到昆山工作 每周末回

来一次

田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提前退休 知道他选择的结

果 我无语 虽然这是我意

料中的事 但我还是想不通

田征也才过了知天命之年

家里也没什么要他操心的事

他完全可以继续工作 真的

退下来了 他在家又打算做

些什么呢 田征却显得自得

其乐

退下来之后 田征每天

睡到自然醒 然后去家附近

的公园散步 看看别人锻炼

跳舞 回家吃午饭 午饭过

后 睡个午觉 到两三点起

来 看看报纸上上网 就准

备晚饭了 一天的时间就这

样过去了 作为旁观者 我

真的无法接受 这分明就是

老年人的生活嘛 田征把大

好光阴就这样花在了 养老

上 连我都为他可惜

但我什么都没说 我知

道如果我说了 结果只能是

争吵 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

我没力气再和田征吵了 有

那份精力 我宁愿用在工作

上 用在女儿身上 换句话

和田征的婚姻已经让我越来

越失望 我麻木了 也许从

选择田征的那一天起 这就

是我注定的宿命 我根本无

法改变他 我的婚姻 未来

就只能在这种失望中维持下

去吧

女儿进幼儿园后 我稍微轻

松了点 于是马上抓紧时间参加

了公务员考试 虽然读书不是块

料 但是我身上就有这么股狠

劲 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做

好 面对厚厚的考试资料 我咬

咬牙 先把女儿哄睡了 再看书

复习到深更半夜 看我这样 田

征很不以为然 他劝我何必把自

己搞得那么辛苦 工作能混就混

混过去 主要把家管好 把孩子

管好就行 我根本不理他 我不

是那种甘于平庸的人 总想着能

做出点样子来 这做人才有意

义 不是吗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终于顺

利地通过了公务员考试 从此之

后 我的事业之路越走越顺 从

普通办事员逐步成为科员 科

长 主任助理

而我在不断进步的同时 田

征却一直在原地踏步 其实 他

的起点比我高得多 科班出身的

电气工程专业 一进单位就受领

导重用 被安排在重要岗位上

但他只求安稳 得过且过 从没

想过进一步提升自己 渐渐地

他就落下了 在单位也成了可有

可无的那一个

田征并不是没有机会 他的

一个师弟 从国企跳槽到了一家

外企 在那里干得风生水起 他

曾经劝田征和他一起干 前景会

更广阔 可是田征想都没想就拒

绝了 田征的理由很简单 现在

的单位人头熟了 业务也就是那

么一块 什么都熟悉了 工作起来

很轻松 换一家单位 一切重新开

始 要重新熟悉起来不说 外企的

工作节奏还特别快 每天忙忙碌

碌的 累也累死了 他又不是小年

轻了 没那么多的体力去拼 至于

钱 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准虽然比

上不足 也算比下有余 任何事

情都没底的 能维持现在的生活

状态就可以了

田征说得似乎颇有道理 可

我知道那不过是他为不思进取

不求上进找借口而已 我也不求

大富大贵 但人总要有点追求和

梦想吧

在田征的身上 我永远看不

到那种激情和热血 不但事业上

如此 生活上同样如此 他从来不

会想要给生活增加一点什么乐

趣 他每天安于现状 上班 下班

吃饭 睡觉 就连看个电视 也是

固定的那几个频道 在一起越久

我对田征就越失望 尤其是工作

中接触到很多优秀的异性之后

我更加对他无法理解 同样是男

人 为什么别人身上就充满了活

力和激情 和他们在一起 我总

能觉得自己朝气蓬勃 而和田征

在一起 我却感觉自己死气沉

沉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我在进步而他原地踏步


